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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深中通道超级工程超级工程 正式通车

羊城晚报：目前我国桥梁设计建
造水平在全球的位置大概是怎样的？

肖海珠：通过荷载最重、速度
最快、跨度最大等这些指标的考
量，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世界上处
于领先位置。目前世界上各种类
型的大跨度桥梁，前十名里面大
部分是中国桥梁。

羊城晚报：从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桥梁设计建造取得的进
步，您能够得出哪些结论？

肖海珠：我觉得主要是三条：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协同发展。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就要求中国人
的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我
们的前辈特别是中铁大桥院的一
些前辈，他们就有这种深深的危机
意识，不遗余力地推动桥梁技术国
产化，推动高技术的布局，不让南
京长江大桥遇到的那种情况再发
生。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的理念已经刻在中铁
大桥院人的基因里了。

另外就是协同发展。整个产

业链要齐头并进。这 75年来，我
国桥梁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体
现在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都取得
了非常大的成就。

羊城晚报：“世界首例”“世界
最长”等带有“世界之最”的桥梁
是不是也经常变化？

肖海珠：那当然了，可能昨天
你是最大跨度，今天就被自己超
越了。我国桥梁技术创新的速度
比较快，这是桥梁技术在不停进
步的表现。

深中通道6月30日通车。这个集桥、
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创下多项“世界
之最”的超级工程惊艳世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国桥梁
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在深中通道通车
之际，羊城晚报专访了在桥梁设计研发第
一线工作已32年的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
（以下简称“中铁大桥院”）总工程师肖海
珠，请他谈谈自己经历的中国桥梁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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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首先能不能介绍下
您跟桥梁结缘的故事？

肖海珠：我的故事比较简单，
跟很多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孩
子一样。当年上大学时报考了西
南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毕业
后分配到中铁大桥院。来了之后
发现这里高手、大师云集，特别是
民主、创新的技术氛围非常好，30
多年来对我的熏陶很大。尤其是
一些老前辈对桥梁专业的热爱、
对技术的执着追求，我从中受益
很深。

羊城晚报：当时学桥梁专业有
没有什么机缘？

肖海珠：我老家在安徽农村，
地处江南，小时候那里交通不便，到
处都是河，加之渡船条件不好，时常
听到有人因为翻船而死亡的消息。
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桥梁梦，希望
天下都是坦途，遇水就有桥。

羊城晚报：中铁大桥院参与设计
的桥梁总数，目前有没有一个统计？

肖海珠：我们院是新中国第一
个设计大桥的单位，它成立于
1950 年 2 月份，当时成立的目的
主要是设计武汉长江大桥，中央
把全国各地的桥梁精英汇集起
来，成立了这个单位。

据不完全统计，70多年来，中
铁大桥院设计了 1000 多座桥梁。
祖国的东南西北基本上都有我们
设计的桥梁：最东边黑瞎子岛上
的桥是我们设计的，南边海南岛、
澳门、广东的一些桥是我们设计
的，西边新疆、西藏都有我们院的
作品；几大水系——长江、黄河、
珠江，有桥的地方基本就有中铁
大桥院的身影。

羊城晚报：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肖海珠：我们院设计的桥梁，

大家都知道的可能就是武汉长江
大桥，这是我们院老先生们设计
的第一座桥梁。长江上后面几个
大的桥梁里程碑，比如南京长江
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
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还有
主跨 1092 米的沪苏通长江大桥、
五峰山长江大桥、杨泗港长江大
桥、前不久合龙的主跨 1208 米的
常泰长江大桥，都是我们设计
的。另外，世界最长跨海公铁两
用大桥福建平潭海峡大桥、世界目

前里程最长的跨海公路桥梁杭州
湾跨海大桥等也是我们设计的。

羊城晚报：这些桥有什么特点？
肖海珠：总体来说有三个特

点。一是，在铁路桥梁方面的成
就世界领先，高速铁路桥的设计
时速是 250 公里以上，有的达到
350公里。二是，这些桥的跨度比
较大，包括现在世界最大跨度的
双层悬索桥、铁路斜拉桥、铁路悬
索桥，都由中铁大桥院设计。三
是，我们的很多技术是原创。

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您 30 多
年来一直工作在桥梁设计和研发
的第一线。这 30 多年来，您对中国
桥梁技术的发展有怎样的感受？

肖海珠：30多年来，桥梁技术
的进步是祖国发展进步的一部分。

我刚毕业的 1992 年，我国最
大跨度的铁路桥是南京长江大
桥，跨度 160 米。1993 年，跨度
216米的九江长江大桥建成，当时
被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现在，我们铁路桥的最大跨度已
到了1208米。在建的浙江甬舟铁
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跨度将
达1488米。也就32年时间，铁路
桥的跨度从 160米跃升到近 1500
米。公路桥的发展速度也很惊
人，已建成的杨泗港长江大桥主
跨达到 1700 米，在建的张靖皋长
江大桥主跨 2300 米，建成后是世
界最大跨度公路桥。

同时，在建桥材料、建造技术
方面，包括钢材、高强度钢丝、混
凝土等，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
步。武汉长江大桥也好、南京
长江大桥也好，那个时代工业
化水平包括机械化水平都不
先进，当时造桥的部件
是在工厂里制造好，然
后运到现场用高强螺
栓、铆钉拼接起来。现
在，大型的桥梁，有的
是整孔制造、整孔安装，
整个工业化、机械化、智
能化水平越来越高。

另外，在桥式方案方面，早
期的桥包括武汉长江大桥、南京
长江大桥是以梁式桥为主，现在
斜拉桥、悬索桥、斜拉和悬索协作
体系桥都有了，桥式方案得到非
常大的发展。

桥梁技术进步是祖国发展进步的一部分

“可能昨天你是最大跨度，今天就被自己超越了”

深中通道“入深”的第一
站 ，是 深 圳 宝 安 区 的 航 城 街
道。2017 年秋天，袁宏明一家
搬到航城街道领秀花园。家住
高层，卧室窗外是狮子山，远望
能看到珠江。因为这个“天时
地利”，2018 年开始，袁宏明掏
出手机“随手拍”，定格下了深
中通道近六年来的建设历程。

诚如街道名称“航城”，小区
附近不远便是宝安国际机场。
从袁宏明家窗户远眺，飞机划
过天际，苍穹下的大桥全貌壮
观，对面的中山码头岸吊也线
条清晰。近看，从一开始施工

团队“开山辟地”建设通道的侧
接线段，到安装高速隔音板、景
观绿化等，一目了然。由于周
边都是小区、厂房，没有大面积
空地，工人依据路面宽度、长度
等测量数据，将桥梁构件加工
预制好，排好编号，然后装车运
送至现场进行吊装。在袁宏明
的记录下，这个超级工程“拼
接”着一点点成型。

除了建设动态，袁宏明对这
个“世界之最”工程的硬核知识
也如数家珍，最为关注海底隧
道。部队转业前，袁宏明是一名
海军，曾驻守西沙岛，也会开船，

他对海有着不一样的情愫。
与很多使用单反记录深中

通道的摄影爱好者不同的是，袁
宏明是用手机远距离拍下这个
宏大工程的。六年时间，他换了
三台手机，中间不慎丢失了一些
照片。最新这台手机，镜头拉到
60 倍变焦，站在 27 楼可拍到几
公里外的天际。袁宏明也买过
望远镜，六年换了两台。窗边摆
放着铺了桌布的老式缝纫机，望
远镜正好架在上面。缝纫机是
结婚时太太的嫁妆。袁宏明调
好了望远镜的角度，会喊太太过
来一起看深中通道。

深中通道通车这天，袁宏
明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照
片，用软件拼接成短视频，集
纳自己这六年来的记录。

70 岁的他还热衷自驾旅
行和品尝各地美食。而今深中
通道开通，他和他的越野车也

“ 蓄 势 待 发 ”，准 备“ 说 走 就
走”。毕竟，深圳与中山两市
之间的车程已由此前的约两个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以内。“这
么快，我都可以晚上出发，去
中山吃个宵夜就回来了。中山
有温泉、有乳鸽，珠海可以看
海，江门也准备去走走……”袁
宏明准备约上朋友一起体验。

凭窗眺望，城市的道路纵
横交错。每条大道通往哪里，

袁宏明都非常清楚。20世纪80
年代初，他去广州出差，那时走
G107 国道，深圳市内汽车站至
东莞交界处都是沙路。解放牌
汽车开过，沙子被“铲”到路
边。那时，路边待命的黄牛便
上岗了，牛身后挂着弓箭状的
耙，缓缓走过，把沙子重新送回
路中央。就这样走在与黄牛相
伴的马路上、开着三四十公里
的时速，袁宏明要花六七个小
时才能到达广州。去中山同样
不易，虎门大桥通车前，从深圳
宝安去中山，得到虎门坐轮渡，

“早上开着车去，车开上渡轮。
办完事下午往回赶，到家已经
是深夜。有时碰上轮渡停运，
还要在中山或者广州住一晚，

第二天才能赶回来。”袁宏明说。
城市蝶变、交通更新，沙路

变成了柏油马路，一座座跨海大
桥相继建成，“解放牌”也换成了
越野车，袁宏明圆了年轻时的

“驰骋梦”。他的人生也与城市
发展同频。年轻时退伍转业后
来深，最早在光明农场上班，工
作之余养猪、种菜，夫妻俩靠自
己的双手攒下在城市立足的最
初资本。几十年来，黄土坡上陆
续建起高楼，一家人也换到花园
小区安家。2024年 6月30日这
一天，袁宏明的手机里新增了多
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家门口
的世纪工程“七年磨一剑”，在这
一天宣告通车，他驰骋的旅途又
多了个出发的新地标。

从黄牛沙路到“世纪工程”

一位七旬市民眼中的湾区交通演进史

伶仃洋上，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如海上鲲鹏，点睛之笔正
是由何镜堂院士团队设计的西人工岛主楼“湾区之翼”。该
建筑矗立于海底隧道之上，为集监控救援、办公管理、科教
观光于一体的功能枢纽，其内部的国家桥隧科普教育基地
于主线通车后开放。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深中通道
跨海工程房建项目设计总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何镜堂，以及深中通道跨海工程房建
项目设计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
师丘建发，了解西人工岛主建筑的背后故事。

变

中
铁
大
桥
院
总
工
程
师
肖
海
珠
：

经
历
见
证
中
国

经
历
见
证
中
国

桥
梁
之

6月30日下午3时，万
众瞩目的深中通道正式通
车。70岁的深圳市民袁宏
明在家里拍摄了楼下深中
通道深圳侧接线段的车水
马龙，短视频配上了赛车
音效和动感音乐，呼应着
他激动的心情。因为家就
住在通道旁的小区，袁宏
明见过不同建设阶段、不
同天气下的深中通道。

如果把记忆的维度拉
得更长，袁宏明那代人历
经开着解放牌汽车走在
沙子路上、与黄牛为伴的
出行模式，珠三角跨个市
往 往 要 好 几 个 小 时 车
程。而今，伴随着这个世
纪工程的落成通车，城市
间“时空距离”大大缩小，
到中山吃乳鸽，也就是一
顿宵夜的事。

三台手机与两台望远镜

从辗转奔波到说走就走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桥梁的主要变化
体现在哪里？

肖海珠：新中国成立前，大型
桥梁基本是利用国外的技术。新
中国成立后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
也是在外国人帮助下完成的。这
是中铁大桥院设计的第一座桥
梁，有人认为是苏联人设计的，但
其实是我们院的老前辈设计的，
当时苏联提供了帮助。设计图纸
上签字的都是中国人，我们档案
室里有相关档案。

到南京长江大桥以后，咱们
的桥梁都是独立自主设计，桥梁
的跨度、桥式方案、材料建造技术
等等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羊城晚报：这 75 年，我国桥梁
建造走过的历程有什么特点？

肖海珠：我用八个字总结一
下：爱国、奋斗、创新、发展。

第一个是爱国。热爱祖国，
你才会为之奋斗，中铁大桥院是
代表。我们第一代桥梁专家在国
内是最强的，跟“两弹一星”的功勋
处于同一个时代，当时很多人怀着
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回国。中铁大
桥局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汪菊潜、第
二任总工程师梅旸春，他们都是从
美国归来。老一代桥梁专家对祖
国的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个是奋斗。整个桥梁技
术发展的历程，离不开一代又一
代人的接力奋斗，每一代人把自
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把接力棒交
给下一代。梅旸春总工程师是在
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现场去世的，

就体现了这种艰苦奋斗精神。
第三个是创新。从“跟跑”

“并跑”到“领跑”离不开创新，特
别是离不开自主创新。现在有的
产业在产业链还没有完全发展好
的时候，人家“卡”你脖子、搞“小
院高墙”，给你设技术屏障。我们
桥梁行业经历得比较早。南京长
江大桥 1960 年开工建设，最早计
划用苏联提供的钢材，但由于当
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供应
钢材和设备。最终，鞍钢研制出
所需要的钢材，也被称为“争气
钢”。老一辈桥梁人从那以后，深
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痛点，一
代又一代人都在力推自主创新，
要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四个是发展。发展体现在
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目前在
整个工业体系里面，我们桥梁产
业属于发展得非常好的一类，基
本上没有需要从国外引进或进口
的技术、材料。如今我国的桥梁
产业链非常齐全，整个产业链协
同发展得非常好，需要什么东西，
马上就有企业能够提供。

羊城晚报：大型桥梁的设计
建造，跟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
综合实力有多大关系？

肖海珠：大型桥梁建设是一
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
现。任何一个产业，没有关键技
术、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就可能被
别人“卡脖子”。

大型桥梁的“大”体现在哪？
可能是跨度大——像高速铁路的公
铁两用桥，它的设计载荷很重，设计

技术、计算软件、材料、施工技术都
要跟得上。我举个例子，中铁大桥
院开发软件开发了40多年，有时候
设计一个桥梁不难，但是设计出来
后要建造它，这就靠综合实力。

我记得 2002 年左右，我们在
设计北京地铁 5 号线时要设计一
个曲线梁的斜拉桥，这在当时的
国内是第一座。它跨度不大，但
比较复杂，用当时的平面程序算
不了。那个年代，我们计算都是
用平面程序的软件，因为斜拉桥
也好、两面索的桥也好，都是对称
结构，算出一面来，另一面跟它一
样，所以可以用平面程序计算。
但如果要设计一个曲线的斜拉
桥，因为它不对称，曲线内侧、外
侧的受力、索力都不一样，再用平
面程序就算不出来了。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综合实力有多重要了。
当时，我跟我们软件研发的同志
讲，得赶快研发出空间程序，于是
大家埋头苦干，没日没夜地去弄，
最后弄出来了。

再比如，杨泗港长江大桥跨
度 1700 米，我们在设计时希望把
钢丝强度做高一点、直径做小一
点，这样主缆受力、施工的效率会
更高。但当时这种高强度钢丝被
外国垄断，怎么办？我们把整个
产业链动员起来，集中起来搞研
发，最后做成了。整个研发过程
蛮艰难的，毕竟做一个新东西不
那么容易，但证明咱们国家有这
个实力。所以说，一个大型的桥
梁工程，它一定会体现一个国家
的科技水平。

大型桥梁的建设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现

羊城晚报：在深中通道项目
中，华工团队参与了哪些工作？

何镜堂：我们负责了全线建
筑与景观工程的全过程设计，范
围囊括深圳、中山两侧的办公管
理园区以及伶仃洋上的东、西两
个人工岛，总建筑面积逾 7万平
方米。我们团队在本项目中所
担负的建筑工程，包含基础功能
如水电能源、通风排烟、管养维
护、交通监控、消防救援，还有管
理办公、餐饮后勤和独具特色的
科教展览等功能，为项目如期开
通、正常运营作出全方位保障。
其中最为标志性的西人工岛，宛
如放飞的“海上风筝”，为这一广
东重大交通工程项目锦上添花。

羊城晚报：项目在建筑设计

上有哪些亮点？
何镜堂：深中通道的房建景

观工程可以用简练大方、开拓创
新、大国气质进行概括。简练大
方是形容建筑与景观的外观形
态，将复杂的功能需求及使用体验
融合在现代的建筑造型语言中；开
拓创新是指设计中的突破创新，既
需容纳全线运维保障设备功能，也
要考虑以人为本的公共使用需求，
加上横跨海底隧道的制约，需要大
量的技术革新与设计创意去解决
各项矛盾；大国气质是我们整体的
设计目标，西人工岛作为深中通
道的重要地标，其建筑与景观设
计需要体现出超级工程的磅礴
风范，成为展示交通强国“国之
重器”的美学载体。

羊城晚报：在工程设计建设
的过程中，团队进行了怎样的攻
坚克难？

何镜堂：我们克服了大量该
类项目的独特挑战，经过八年不
断打磨，最终圆满完成设计任
务。这个过程为将来同类工程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也有助
于更好地预判问题。

丘建发：我们首先要面对的
是特殊环境带来的高要求。比

如短期人工吹填而成的岛体带
来地基长达数十年的沉降问题，
为结构设计带来了极大挑战。
建筑材料、构造的抗腐蚀、耐候
性等各方面问题都对建筑设计
提出很高的要求。其次，专项特
殊研究课题多。人工岛建筑具
有不同于常规陆地建筑的要求，
各专业突破常规的设计课题众
多，包括隧道风机降噪、清水混
凝土技术、隧道防淹论证、抗风
设计、交通设计等。这些课题往
往涉及整个交通枢纽工程的安
全性问题，需要设计团队审慎设
计、深入研究。

羊城晚报：西人工岛的
成功案例对我国的同类型工
程有何影响或启示？

何镜堂：在过去一段时
间里，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常常注重功能而
忽视其文化性的一面。建筑
是科学的艺术，又是艺术的
科学。我们从建筑学的角
度，将基础设施的设计与城
市文化相结合，与生态环境
相结合，在满足基本使用功
能的前提下，将其建设成为
功能复合、开放共融、环境保
护的新型基础设施，融入城
市公共生活。

这个项目区别于国内外
既有的海底隧道做法，我们
在满足其功能的基础上，更
多是从人的体验出发。在
造型设计上，西人工岛鲲鹏
展翅的造型，如同风筝头，
连接着深中大桥，就如同引
线拉着风筝在海上飞行，将

建筑美学与基础设施本身
的功能性需求完美结合在
一起。

丘建发：在以往的跨海
工程人工岛建筑设计中，往
往还是遵循以技术、功能优
先的原则，比如现有国内外
海底隧道工程一般会将排风
机放置在人工岛中央，这种
方式在隧道排风很直接，但
是会牺牲了人工岛中心位置
的景观，也会带来噪声与振
动的影响。

我们考虑到西人工岛将
来有可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地标热点，在设计中注重
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景观性、
艺术性以及公众参观过程的
空间体验，创新性地将通风
设施从隧道正上方移开，避
免了通风设备带来的噪声与
景观影响，将人工岛尖让位
给公共活动与观景空间，充
分照顾公众的活动体验。

羊城晚报：您一直以来
坚持以岭南地域的语言塑造
中国新时代形象，深中通道
房建设计中采用了哪些岭南
设计元素？

何镜堂：西人工岛在以
简练的几何造型融于山海环
境的同时，也体现了基础设
施类建筑的方案特性。设计
以“两观三性”理念为指导，

“三性”即地域性、文化性、
时代性。西人工岛主体建筑
设计力图打造自然与科技融

合的岭南建筑空间，在二层
以设备功能为主体的基座上
打造了观海平台。入口空间
采用半室外的设计，阳光、海
风、绿植的进入使空间具有
与自然相融的氛围。

丘建发：具体来说，地域
性就是针对岭南的气候特征
进行建筑设计层面的呼应
——外饰面幕墙结合场地气
候，吸取海岛棕榈叶的构造
肌理实现通风与遮阳，在提
高使用舒适性的同时降低建
筑能耗。建筑内的公共主平
台有着舒适宜人的半室外花
园，采用现代结构形式营造
出岭南骑楼的光影氛围，也
把岭南骑楼下的公共活力搬
到了现代化的人工岛上，这
也是文化性的现代转译。

放飞“海上风筝”，建设湾区地标

特殊环境带来极大挑战，八年打磨完成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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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镜堂院士团队（右四为何镜堂，右三为丘建发）

深 中 通 道 西 人 工 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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